人有善願，天必從之           王秀紅
國小階段，孩子在我指導的班級四十五人中倒數第六名畢業。我始終告訴孩子有認真讀就好，考幾分都無所謂！上國中後，功課仍是墊後的。在學校還會有許多『意想不到的考驗』。總有些「閒雜人等」會對著她罵：「白痴、笨蛋、死豬、笨豬…」，尤有甚者還罵她：「病毒」，真是不堪其擾。每次要陪她處理這些外來的傷害與困擾，真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了。
有時擔心她受不了功課的壓力、外來的辱罵而逃學、翹家。在國中一年級常提醒她：如果壓力太大，真的受不了時，一定要告訴爸媽，我們可以休學、可以中輟，可以到外面學你喜歡的美工，發展自己的興趣，學一技之長也很好，千萬不能逃學。
升上國二，雖然很努力，在三十九人中成績還在三十名左右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們依計劃準備參加露營活動，孩子的爸爸熬不過他畢業學生的家長苦苦相求，帶著那學生一起出遊。原先我以為：帶著一個問題學生在身邊，壓力真的很大，尤其擔心對女兒會有安全上的威脅─那是個高一的學習障礙男生有嚴重情緒困擾，升上高職就讀又呈現一些大問題，因此家長請求林老師幫忙開導。卻沒想到他竟是我孩子「生命中的貴人」。
在三天兩夜中，他談到許多國小受到的委曲，女兒聽了也頗有同感，所不同的是─媽媽是學校老師，因此她只會受同學欺負，大部份的老師都對她很好。這學生因為受不了老師的誤解、同學的欺侮，小學六年換了六所學校。天呀！除非深受其害，一般人一定好難想像那份辛酸與心痛。他說直到國中林老師能了解他，接納他，他才在那裡讀三年。女兒很頑皮的笑說：「你要感謝我，因為他有我這個女兒，所以他才能了解學障孩子的心情。」
事後女兒不解的問我：「我和大哥哥一樣是學障，他罵學校老師和同學，我都可以了解，但為什麼他對自己的父母親也那麼怨恨呢！」我告訴孩子：「不是每個父母面對學障孩子的問題都能適時適切的幫助他，有很多家長是有心無力，或不懂或誤用方法，愛之卻反害之。孩子沒學會明白事理，當然對父母的指導有可能會誤解成責罵，孩子對父母親就越來越怨恨。大哥哥的父母肯定是非常愛他的，不然不會請爸爸幫忙。可是特殊教育最重要的精神是『早期療育，早期訓練』，他們未必懂得像我們一樣，從小帶著你盡一切力量四處尋求援助。」女兒又問：「從小到大，我們去過那些地方求助？」「除了一般的音樂律動、美勞活動，較專業有感覺統合、體能訓練、心理輔導課程、小兒精神科的醫療，遇到難題也直接請教彰化師大、台灣師大幾位熟悉的教授，還有二個『全年無休』的特教老師當家教。這不是每個孩子都能擁有的。」
記得就在那山谷，孩子凝望著遠處，突然轉頭告訴我：「我們來開一家醫院還是學校，讓學障的孩子進到那裡就能夠得到我曾經受過的所有教育、訓練和醫療照顧，好不好？」我老實告訴孩子：「憑著當老師的爸媽能把你照顧好，已經不容易了，哪可能辦醫院還是學校？師資、教材教法的問題很容易解決，心理輔導、復健醫學、小兒精神科醫生不是我們請得起的。」孩子又問：「那要讀什麼才可以當小兒精神科醫生？」因為她是在台大醫院看診所以我說：「台大醫學院。」孩子又傻傻的問：「怎樣的成績才可以讀台大醫學院？」「那好難啊！最少也要班級前三名才有可能。」本以為她會知難而退，沒想到她竟然語氣堅定的說：「我來努力，試試看可不可以考上台大醫學院，好不好？」
這樣的資質、程度，許下如此大的心願，真是令人感動。雖然那是個遙不可及的夢，只要她有慈悲助人的心，其實功課能乖乖做好就可以，未來會怎樣？我們只能鼓勵，成績能提昇多少不是我們能控制的，就告訴她：「好啊！好好努力，爸媽會盡一切力量支持你。」
從此之後，從班級中的三十名逐漸提升，孩子的成績幾乎都在只進不退的情況下。直到台中女中的甄選入學名單放榜，孩子問我：「媽！我被錄取了。我們可以要求台中女中開啟智班嗎？」原來她還記得：曾經有一位代課老師不知道我是新進老師，斬釘截鐵的告訴我：「你不知道你的孩子是阿達嗎？為什麼不讓她讀『啟智班』，造成我們老師很大的困擾。你不知道別的學校有啟智班嗎？…」當時我認為：孩子清楚自己有困難應該不會在意，沒想到這樣的語言真的傷了孩子的心，幸好她有機會紓發出來。
對於這樣的孩子最佳的教育心態就是：只問耕耘，不問收穫；盡情給予，不求回報。過去我常掙扎於：「面子」重要還是「裡子」重要？雖然最後的決定都是---實力重於一切，但是這種抉擇始終對我而言是痛苦的折磨。因為孩子長期的成績低落與行為表現不成熟，使我必須忍受親友與同事的謆笑：自己當老師，孩子教成這樣子！當孩子向她的目標邁進一大步時，終於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訴自己：感謝老天爺的保祐，我沒有走錯路！真的！被罵白痴又何妨！我以白痴女兒為榮。
